
探秘黑龙江源

夜深了袁窗外月光袁还为我一个人亮着遥
脑海里绘出好多图形袁哪一幅更贴近江源模样钥
黑龙江袁波涛澎湃袁一泻汪洋遥中国四大江河之

一的黑龙江源头袁难道就藏在大兴安岭袁就藏在库
都尔深山鲜为人知的地方钥
山林的画屏袁一扇接一扇打开袁路旁的柳兰袁笑

绽热情的脸庞遥 一路山光水影袁 一路笑语飞扬遥
要要要前面就是黑龙江源头了袁它的神秘袁绷紧了我
的渴望遥

哦袁一弯碧水从山口的森林里蜿蜒而来袁从一
座小桥下悠悠而过遥既无波飞浪卷袁也无赫赫喧声袁
那样沉静袁那样从容袁默无声息地流向远方遥
这里袁就是一条巨龙的出生地钥这里袁就是一个

伟大梦想初绽的地方钥
库都尔人翻遍了如山的资料袁用不知疲惫的双

腿去论证历史的猜想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黑龙江源
头终于得到了国家确认院就是家乡的库都尔河要要要
司空见惯的清波细浪遥
一张新名片出土了袁且越擦越亮遥 库都尔人的

一番大业袁将从此书写新的篇章遥
江源之畔袁一尊铜质雕龙袁正神思飞跃袁遥望

远方遥
树上滴落的娓娓鸟鸣袁 不由打湿了我的眼眶

噎噎
分水岭天池

分水岭袁剪开黑龙江尧嫩江的水网袁把一泓纯
净之水袁 托举到离天最近的地方要要要库都尔的岭
脊之上遥
分水岭天池袁一湖高天之水袁一杯千年陈酿遥
湖畔何人初见月袁湖月何年初照人钥 当库都尔

人发现这泓天池袁该是怀着怎样的激动袁生出怎样
的梦想浴

从天飘落的彩镜袁 巧绘蓝天白云袁 满栽树木花
草袁妙裁繁星莲衫袁动漫鸟飞蝶忙噎噎
不循规蹈矩袁 不追随世俗条框要要要湖水形态

的多姿袁亮出了自己的独特思想遥
旱而不涸袁涝而不溢遥 水底无数清泉袁鼓涌着

神秘向上的力量袁让湖水一生清澈纯美袁波弦永世
清新弹唱遥
远离尘嚣袁仙境一方遥来这里的游人袁心灵彻底

放飞了袁再不愿收拢欢跃的翅膀遥
而我袁静静地凝望湖水袁我的心袁此刻袁已被一

池纯净袁换了新装遥

库都尔河国家湿地公园

你袁轻挽着北纬 50O线袁铺展在大兴安岭上遥 用
草木的青绿尧碧水的清纯尧生灵的跃动噎噎描绘出
一卷北国风光遥
库都尔河袁环绕着你不愿离去遥青山拉起手袁守

卫在你的身旁遥 珍禽异兽的身影和啼鸣袁灵动了画
卷喧闹的盛况遥

今天与你相约袁心情像花儿一样绽放遥 轻轻拉
起你的手袁说你常常走进我的梦境遥 你的脸颊顿然
羞红了袁就像栈道旁盛开的百合花袁辉映着霞光遥
雾来了袁悄悄为我们拢上洁白的纱帐遥歇椅上袁

情侣的悄悄话袁像树上朦胧的鸟儿袁细语着幸福与
畅想遥
雾散了袁阳光铺洒下来袁所有动植物都笑了遥远

处的湖水之上袁一对对天鹅袁正亲昵地嬉波戏浪遥
公园广场袁一尊巨龙雕塑袁威武灵动袁喷吐着江

源之水袁飘洒的珠玉袁绽放着彩虹的光芒遥
我们在巨龙前面留个影袁心中袁悄然生出高飞

的欲望噎噎
哦袁库都尔河国家湿地公园袁你是我心灵文集

里袁永远不能散失的一章浴

库都尔实物陈列展

岁月袁 就这样把库都尔林区一段开发建设史袁
沉淀为不同形状的模块袁撞开人们惊叹的目光遥
弯把据尧油锯尧带锯尧圆锯噎噎
塔拖拉尧斯泰尔尧爬山虎尧牛马套噎噎
压脚子尧掐钩尧平车尧肩杠噎噎
真想摸一摸这些历史遗存袁又恐触碰到久远的

过往遥
哦袁那喊山回声袁马达轰响袁那深山炊烟袁大雪

飞扬噎噎
往事已经变得遥远和朦胧遥 这些野古怪冶的物

件袁如今的孩童袁他们也许感受不到其中蕴藏的生
活沉重和坚忍力量袁也许看不到感人的故事和饱经
的沧桑噎噎
但那些步履蹒跚的野老林业人冶喜欢看袁看它们

就像看到宝贝袁像看到他们曾经的理想和渴望遥 每
次看袁都会热泪盈盈袁每次触摸袁都会心潮激荡遥 因
为那里袁依然响着他们脚步的铿锵袁依然亮着他们
汗水的光芒遥

哦袁野汗水冶与野铿锵冶袁我们如何让今天的孩童
承接先人们的精神和力量钥
岁月里打捞出的珠贝袁 将永远在历史的心中袁

珍藏浴

寻梦库都尔

阴 顾玉军

那一天袁我乘车去大兴安岭遥 沿途袁车
窗两侧漫山遍野都是树袁 有密密匝匝的
树袁有稀稀疏疏的树袁它们袁直直地闯入我
的眼底遥 望着这一片又一片的翠绿袁我激
动着尧思考着袁也就是在这一瞬间袁我脑际
中浮现出了一种野树的感悟冶遥

渊一冤
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遥 人类共同生

活在一个蓝色的星球上袁人类是一个命运
共同体袁谁是树的命运共同体呢钥 是时间袁
随着时间的赓续袁树从一根枝丫到一干参
天袁从新芽嫩蕊到残枝败叶袁树见证了时
间的永恒袁 时间见证了树的生命历程袁时
间的赓续是树的年轮和历史的记载袁它们
是命运共同体曰是空间袁空间为一棵树留
出了土壤袁留出了彼此生存的距离袁留出
了树在生长的过程中从小到大袁从土地向
天空伸展的目标和方向遥 时间袁让一棵树
有了过程曰空间袁让一棵树有了方位遥 时间
和空间让我们感知到一棵树的存在袁感知
到一片树的葱茏遥
太阳也是树的命运共同体遥朝迎晨霞袁

晚送斜阳袁太阳光芒万丈袁树在太阳的滋
养中积蓄蓬勃的力量袁 阳光灿烂的地方袁
树迸发着旺盛的生机袁把一片山岭尧一片
河谷尧 一片荒原茂盛成为青绿无际的远
方遥 月亮也是树的命运共同体袁 不是吗钥
野月上柳梢头袁人约黄昏后冶野深林人不知袁
明月来相照冶噎噎以月衬树袁以树托月袁述
说着人间柔情婉转的故事遥

渊二冤
太阳尧月亮袁这些也许离我们的日常生

活有些遥远遥 那就说我们人类自己吧袁其
实袁每个人从降生下来袁树袁就和母亲一
样袁每天与我们形影不离袁一切都能与一
棵树扯上关系袁 都是一棵树的命运共同
体遥 降生下来袁咿呀学语袁摇篮就挂在两棵
树之间袁晃来晃去遥 蹒跚学步袁母亲牵着我
们的手袁 让我们扶着一棵树学着走路袁与
树牵手袁看着我们成长遥
后来袁我们长大了袁离开了母亲袁在人

生的旅途中袁当风雨袭来袁我们在一棵树
下遮风避雨袁等待雨过天晴遥 当酷暑降临袁
我们坐在一棵树下袁 树撑开巨大的伞叶袁
在树荫下享受微风的清凉遥 与一棵树共生
长袁与一棵树共守望袁迎着风袁迎着雨袁迎
着酷暑和寒冬袁 树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袁
张开着呵护我们的手臂遥

人和树作为彼此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
体袁其实已经深深融入彼此的灵魂之中遥
树是庄户人家的命运共同体遥 故乡的

院子里曾经长着几株茂盛的杨树遥 杨树叶
子密袁夏天的晚上袁夜风中叶子就野刷刷冶
地响遥 院墙外面围了一圈的杨树遥 杨树比
院内杨树身子细袁个头差不多遥 杨树把院
子遮得严严实实袁把院墙编织成绿色的长
廊遥 炊烟升起来袁就从杨树的枝叶间慢慢
透出去袁向着外面的田野飘荡遥

树是一个人思想和灵魂的命运共同
体遥 记得当年我在大学求学袁学校外面不
远处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遥 到那里之前袁我
从来没有见过大海袁不知道海的那边是什
么钥 一切充满了迷惘和困惑遥 是校外靠近
海边的一片松树林瞬间让我茅塞顿开遥
我的家乡没有海袁但是有树遥 这些松

树林也许就是家乡的树种随风飘到这里
安家落户的袁每时每刻袁树陪伴着海袁海陪
伴着树袁 成了彼此不离不弃的命运共同
体遥 那些年袁我一有时间就来到松树林里袁
沐浴着阵阵海风袁 听着潮起潮落的声响袁
与那些树和那片海有了和谐与共尧心心相
印的约定遥 思想的种子在那片松树林的根
系间生根发芽遥
就在此刻袁我似乎听见了林海与大海

的呼吸遥

渊三冤
树是花儿的命运共同体遥 春天褪去了

寒冷的冬装袁花儿很快就争翠夺艳袁万紫
千红袁成为一个季节的主角了遥 我注意到袁
此时所有的公园都荡漾着五颜六色的花
海袁每一束花朵都依托在树的青葱和绿意
里遥 有的从一根树杈中向前探着身子袁花
头很大袁树托举着袁花儿才有了向上绽放
和英挺的力量遥 有的就点缀在一棵棵树的
中间袁树的中间是一层厚厚的草甸袁冬天
的时候一片萧瑟袁春来不久袁就变成一片
花的海洋遥
树是山的命运共同体遥 山有了树而更

加翠微遥 我去过国内许多的高山大川袁所
到之处袁满眼都是无边无际的苍翠遥 人生

的路虽然很漫长袁人生的时间虽然充裕袁但
许多的山在一生中也仅是一次匆匆遇见袁
难言重逢了袁 所以那些漫山遍野的青翠过
往之后就留存在了脑海之中袁 随着记忆的
河流慢慢向前流淌着遥 那些山和树成了与
自己共生的一部分袁 一生一世总会有忍不
住的思念和牵挂遥
在故乡袁就不一样了遥 故乡袁我居住的

地方就在一处山脚下袁 从山脚到山顶是密
密匝匝的大树袁一棵一棵拥抱着尧依靠着袁
把山体织成一面密不透风的网遥冬去春来袁
花儿就在山腰次第绽放袁 满山的青绿中又
多了色彩的元素袁无数登山的人穿过林海袁
在红花绿叶间徜徉着袁 这些又丰富了山与
树命运共同体的视觉体验袁 成为彼此命运
共同体缺一不可的细胞遥
故乡本来就是个多山的地方袁 类似这

样的山体很多袁倘若没有那些树木袁山就会
光秃秃的袁就没有了澎湃的生命气息袁没有
了踏春赏青的人间烟火袁有了绿树翠木袁就
不一样了遥 在远处袁看山是山袁山与色彩为
伍袁与青绿相伴袁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的生命
在动尧在舞尧在飞遥 走近了袁看山不是山袁是
一片片青葱的草地和一棵棵碧绿的树木遥
每当置身其中袁 心里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
舒爽和快慰遥

渊四冤
树是鸟儿的命运共同体遥秋冬之交袁鸟

儿就在树林里寻找着树枝袁 一根一根搭建
在树的顶端袁寒冷还没有完全降临袁就筑起
了温暖的巢遥深冬树叶凋零袁树在积蓄着向
下一个春天出发的能量袁抬头望袁就能够看
见树梢上一个个的鸟巢在半空悬着尧挂着遥
鸟巢成为树的一道风景袁 看似摇摇欲

坠袁但再大的风也撼不动它们遥一根根树枝
衔接得天衣无缝袁都是力量的组合遥是树接
纳了鸟巢袁 撑起了鸟儿的家遥 风不进雨不
进袁鸟儿能进遥 每天袁鸟儿就在晨光中倾巢
出动袁在森林中自由自在地飞翔遥春来的时
候袁鸟巢就隐没在无边的葱绿之中袁传来婉
转动听的鸣唱遥

春天阳气足尧地气旺袁林间地上厚积的
落叶间很快就长出细嫩的青草袁沉睡了一冬
的种子开始发芽了袁也开始有虫儿从松软的
泥土中钻出来遥这个时候袁鸟儿就欢快起来袁
便会从树丛里疾速地飞落下来袁追逐着甜甜
的果实和蠕动的虫儿袁享受着树与自然这个
命运共同体给予它们的丰盛馈赠遥
树是风雨雷电的共同体遥陆地的风袁总

是肆无忌惮地吹着袁倘若遇到一片树林袁风
就如同被驯服的野马袁一下就会安静下来遥
我就经常感受这样的情景袁 风从山的远处
怒涛般呼啸而来袁摧枯拉朽袁当迎面遇到满
山的大树袁 那种气势和力量瞬间就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遥
你见过雨前雨后的树吗钥 我们经常会

看到园林绿化的车辆在街头和公园来来回
回袁给树和花草浇水袁但那是应急之需袁雨
才是与树命运相依的共同体遥 无论大树小
树袁倘若没有雨水的浇灌和滋润袁就会成为
无源无水之木袁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遥
雷电应该是树的音乐和序曲遥 电闪雷

鸣的时候袁树毫不在意遥 几个回合下来袁除
了震落一些老朽的枯枝败叶袁 反而更加郁
郁葱葱袁充满生机了遥

渊五冤
一棵树的成长是无数与它相关的命运

共同体彼此守望袁不离不弃袁互相助力的一
个融汇和贯通的过程遥它袁已经与我们形成
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袁可以说袁朝夕相处尧难
分彼此了遥
说说我经历的两件事情遥
前几天袁我来到海边的一处树林里袁那

些饱经沧桑的树形态各异袁 有的像凤凰展
翅袁有的虽然躺倒了袁但互相紧紧环绕和拥
抱着袁让人想到了那句野兄弟同心袁其利断
金冶遥 有的伸展开长长的枝干袁展现着平衡
之美遥 还有一棵松柏袁把根系扎在石缝里袁
朝着大海的方向袁 一看就让人想起心潮澎
湃的一句话野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冶遥
也是在最近的一天袁 我参加了单位组

织的野健步走冶活动遥 沿着陡坡攀爬一段山
路袁渐渐地袁感到力不从心了袁这时袁又一棵
树向我迎面而来袁我扶着树站定了袁休息片
刻袁 在树的扶持下奋力登上了极顶遥 回头
望袁 那些树还一直在原地挺立着袁 多少年
了袁它们一直就坚守在那里袁每天都在默默
迎送着来往的游人袁不自卑袁不索取袁只是
包容一切袁淡定一生袁这就是树的品质袁树
的精神啊浴

这袁就是我们应该向树学习的地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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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50O的湿地

草深没腰遥

草之下有水
有草根抱紧黑泥沙
再往下袁有永冻层遥

绿袁是短暂的
无霜期不足百天
一年有七个半月复读雪的厚遥

因此袁从春天开始
植物们就有很强的紧迫感
高个矮个的袁宽叶窄叶的袁粗杆细杆的
它们都知道袁开花结籽的事儿要赶在霜前遥

要紧锣密鼓敲自己遥

数万年了
苔草袁塔头墩子一如既往地顽强
湿地一直湿着
湿着增强肾功能遥

而我深入其间
就觉着
这摇晃青梦的草
一茬接一茬的
他们岁月里跋涉的样子
怎么看袁都像经常被露水打湿的人
一些林区人遥

库都尔河

山林涵养的水脉
从大兴安岭深处流出来遥

由山脊到山谷袁由泉到溪
由毛细血管到一条名叫库都尔的河遥

流出来
向北袁急匆匆的
来不及多说什么
库都尔河有大事要做
要给一条长长的海拉尔河注入力量
与额尔古纳河保持久远的血缘关系遥

流出来
成为黑龙江的重要穴位和神经元遥

流出来
也多些弯曲起伏
给草木心
给自己遥

松涛涌来

风吹过
山林一晃一晃的遥

鹰飞过
不时溅湿低飞的翅膀遥

我来过
笔囊灌满泼雨声遥

大兴安岭
每一棵树袁都以深呼吸显示自己的肺活量遥

抑或推波助澜
写青绿史遥

挂在墙上的油锯

喊了半个世纪的野顺山倒冶
终于停下来

链条间粘着的锯沬袁松树油子味儿手温袁
汗渍连同那些突突响的日子
都挂在了墙上

之后袁父亲经常带着工友回来
喝酒袁喝多了就吼几声号子
就抚摸这把油锯
就想一些锯过大树袁
也伐过自己的细节
爬到墙上的月光和树影跟着晃起来

再之后
他们把目光也钉在墙上
时间久了
目光和锯齿一起生锈

梦里出透的那身热汗袁却凉不下来

老林子

明亮针叶林里
落叶松一针一针地织着
反一针正一针袁粗一针细一针
以祖传的针法织
光的线袁雨的丝袁风的留言袁
亚寒带昼夜温差都织进去
隐秘的梦境也织进去
一片林子
就有了自己的气质和风格遥

树与树挨得很近
能听到相互的心跳声
而根须暗许
枝丫不管不顾地搭在一起
站姿更像是经过了训练袁笔直笔直的
年轮袁记载一棵树的骨密度遥

这老林子
只要进一趟
腐殖质袁松树油子袁
多种菌类的混合味儿袁
会使劲扑过来
至少让你记住三十年遥

种树人

许多年了

许多年锹镐挖着
一棵树一棵树地种下去
种了百万亩
百万亩的松涛声遥

这些浅绿深绿
大兴安岭格外喜欢遥

种树的人
是曾经伐过树的人遥

因为伐树
他们感受过大山的疼痛遥

因为疼痛
伐木人
种树袁也种下自己遥

因为种下自已
他们滴落的汗珠子里
住着一朵灯火遥
这灯火
一直亮在库都尔遥

亮着
把已釆走运走的袁默默还回来遥

森调笔记

群山睡下
解梦的蛙鼓鸟鸣也歇了
星光落于枝袁一闪一闪的
我落在星光里

草丛还在伏案
树袁一直站着
站成守夜人

想到树这一辈子
想想树一辈子的风餐露宿
想想老伤袁骨节里的风湿和腰椎病
我夜里出发的文字也站着袁一闪一闪的
似有泪水流出来遥

黑龙江源

对于一条肤色黑亮的游龙
只知它的流程流量袁
以及扑向鄂霍茨克海的姿态袁是不够的遥
只知道一江豪放辽远的抒情袁是不够的遥
必须溯流而上
沿着海拉尔河袁去大兴安岭西坡北坡
去库都尔遥

再上
上到北纬 50毅
去向山林腹地的泉眼和山溪问声好

这些蜿蜒的静脉和侧根须
以最初的书写
标出一条大江的籍贯和身世
也蓄养精神袁为奔腾的大江积攒了底气遥

岂止泉和溪
这里的每一棵树
都是一条站立的河流呀
从涵养水源到光合作用
从一呼一吸到泻下绿荫如水
它们始终拥守一个响亮的出处院黑龙江源遥

库都尔的黑龙江源
情节生动的黑龙江源遥

阴 王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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